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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10月14日一审对被告人湖南工业大学原校长张晓琪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的裁定。 


一个有着40年教龄的老教师,博士生导师,享有国家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何以最终只能伴随着铁窗黯然泪下?2月25日,湘潭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向《法制日报》记者独家披露了此案的详情。


仕途平坦时开始追求财富 


1969年,张晓琪从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年,张晓琪接受组织派遣到湘潭大学工作,历任机械系办公室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成教部主任、总支书记、副教授、湘潭大学校长助理。1990年,张晓琪调至株洲工学院(现湖南工业大学),先后任院长助理兼党委宣传部部长,1994年8月任学院院长(正厅级)、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在教学科研方面,张晓琪也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到博士生导师,成为了国家有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成为了国家教育部本科评估专家、学科评审专家、全国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全国包装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在别人看来,张晓琪的成长可以说是青云直上。但是,在位高权重的张晓琪自己眼里,别人开着名车、住着别墅,而自己尽管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少贡献,自己的收入却与取得的成绩不成正比,一种攀比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就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他开始在学院安置亲近人员、独权决定基本建设,自己也顺便得“实惠”。 


　　李某要调动工作,送给张晓琪两万元,他半推半就的收受了。这是张晓琪第一次“收大钱”,并且是在自己家里。他没想到原来金钱可以来得这么快,第一次的“成功”为他疯狂敛财埋下了很深的伏笔。 


贪欲膨胀时多方收取好处





做“扫把”，不做“泥菩萨”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彭德怀同志曾生动、具体地用做“扫把”、不做“泥菩萨”作过形象比喻。


他说：“我们要像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经不起一扫把打。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个家都离不了它。”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的比喻，把党员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描述得淋漓尽致。


做“扫把”，体现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做“泥菩萨”，则折射出高高在上的当官做老爷心态。做“扫把”还是做“泥菩萨”，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群众观，拷问着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责任。当今时代，随着利益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变动，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














构开设EMBA课程，平均学费是56.6万元，中山大学后EMBA的学费“肯定更高”。如果真是“杀富济贫”，那人们自然期待着有更多的超级富豪以此等方式为高等教育贡献绵薄之力。


办教育挣点钱很正常，但为挣钱而办教育必然遭人诟病。这两年，有关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少了，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教育可以有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不过，关于高校行政化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平息。看来，去行政化比去产业化要更棘手。


2012年是北大的“多事之年”，它经历了有损其高大形象的“梦桃源事件”和“校长助理事件”。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向来以领袖群伦的姿态自居，它设立的校长助理人数之多恐怕也能冠盖全国高校。一直与北大暗中较劲的清华大学虽然没有设置校长助理一职，但其校领导总数也有23人之多。尽管北京大学随后发表声明称，北大校长助理的设置不同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助理”职位，并不占有专门的行政资源和岗位级别，也非所谓的“校级领导”。但这种回应显然无法抚慰民众对于高校过度行政化的担忧。显而易见的是，校长助理一职能给戴帽者或明或暗的优势与利益。教育学者





“缺钙”，精神上“软骨”，一些人做“泥菩萨”的意愿越来越强，离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或是沉迷于物质享受，优哉游哉、养尊处优，热衷于迎来送往，不屑于干事创业；或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有的干部长期不到基层，有的到基层调研炕头没坐热就走，被揶揄为“报纸上有新闻、电视上有形象、电台里有声音、现实中没身影”。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做“泥菩萨”，把“公仆”异化为供人“顶礼膜拜”的老爷，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异化为“油水关系”，就会导致一系列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多与此有关。可见，做“扫把”，不做“泥菩萨”，是回归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重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物质观念的冲刷之下，密切干群关系固然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但信仰的作用和力量同样不可或缺。理想信念是行动的思想基础，更是涵养干群关系的感情脐带。


毛泽东同志曾为洪水、地震死人而饮泣，为群众吃难咽的窝头而流泪。邓小平同志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曾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传递出坚定不移的信仰，即使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动容。　“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个家都离不了它”





权力和“笼子”是一对矛盾体，关在笼子里的权力是不会乖乖就范，总要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或摆脱“笼子”的束缚。而“笼子”若要牢牢关住权力，不让权力跑出来肆意妄为，就必须抓好“笼子”打造这一基础工程，在笼子自身的合适程度、牢固程度、严密程度以及外部监管上下功夫。


“合身”与否是基础。一个关老虎的笼子能否关住一只猫？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猫可以随意进出笼子，笼子自然成了摆设。同样，关猫的笼子能否关住老虎？回答自然也是否定的。曾有位落马者感叹，所有的监督对他来说都是形同虚设，他就如同被关在老虎笼子里的一只猫，他想什么时候走进笼子里就进来，不想在笼子里呆了就可以走出去。这个比喻不能不让人深思：也许我们并不缺少关权力的“笼子”，但我们缺少能把权力真正关住的“笼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笼子”和权力同样需要“合身”才会发挥作用。制度设计也就是打造“笼子”的过程，制度能否真正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是首先要考虑的，若不结合实际想当然的出台一些制度，不能切中问题的要害，不但管不住权力，反而可能成为权力手中的工具。


牢固与否是关键。“笼子”仅仅“合身”还不足以保证把权力关紧关牢，牢固程度则是关键因素。打铁还需自身硬，用来关住权力的“笼子”自身要足够硬才行。关一只猫也许用细木棍做的笼子就足够了，但要是关一只老虎，则要用钢筋之类的材料才会可靠。如今，权力监督的难点也是重点，就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一把手往往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核心人物，掌管着人财物等大权，因此一把手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喜欢搞特权，不喜欢被监督，把自己当成一只老虎，可以为所欲为。对一把手的监督就如同要关住一只老虎，用普通材质做出来的“笼子”是万万不行的，只有用关虎的“笼子”才能将其降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既然是一起打光有窗纱来挡住苍蝇蚊子是不够的，还要有关老虎





湖南工业大学原校长受贿判无期 将受贿所得当赌资








该开发经费中予以报销。


2007年8月，徐某再次伙同谢某，与谢某、张某（谢某妻子）等人以暑期学习交流的名义前往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那拉提地区、吐鲁番地区等地旅游，后两人再次使用上述转至徐某管理的化学学院仪器开发经费中的款项将其本人、谢某的全部旅游费用以及张某部分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8452元予以报销。


2006年2月，徐某以调研及陪外宾考察的名义，个人前往广东省湛江市、海南省三亚市、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桂林市等地旅游，回京后，徐某使用其负责管理的化学学院仪器开发经费，将此次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2225元予以报销。


2007年1月至2月间，徐某与谢某自行开车前往河北省承德市旅游，共计花费人民币1317.02元、从承德市回京后，徐某又独自前往江西、江苏等地旅游，共计花费1853元。此后，徐某以校际交流、学习等名义，使用其负责管理的化学学院仪器开发经费，将上述两次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3170.02元予以报销。


    2007年10月，徐某与其同事吴某等人前往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云台山等地旅游，回京后，徐某以去郑州大学考察学习的名义，使用其负责管理的化学学院仪器开发经费，将其本人在此次旅游中产生的费用共计人民币4020元予以报销。


    徐、谢二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构成贪污罪。此案还在审理过程中。


3.北京某高校赵某贪污案


赵某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财务部派驻化学学院的会计，所在学院老教授较多，课题资源丰富。由于常年接触，大家对赵某比较信任，只要账户内还有钱不影响自己的科研进度，教授们往往不太关注账户金额的变化，一笔钱有时从一个课题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报销，也常委托赵某调整办理。这给赵某带来了可乘之机。


最开始，赵某在教授们的发票中加进一点个人的费用，逐渐发展到别人报销1万元，赵某放进去自己找来的票据数千元，头两年赵某还有所顾忌，每年贪污大约在一两万元。第三年开始，骗取次数不断增多，每年贪污数均在10万元以上，最高一年将近20万元。最为疯狂的是，有的教授出国了，名下还有课题经费没用完的，竟然变成了她自己的小金库，为了方便报销，她甚至还伪造他人名章，假冒他人签名。赵某案发后，法院审理查明，在长达





湖南警察学院教授刘一兵,在获得“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委”这一烙印着荣誉和权力的职位后,栽了。去年5月,被网友爆出开房收钱丑闻的刘一兵因涉嫌受贿被移送司法机关。刘一兵一审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随后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期开庭审理此案。


【事发】


网爆职称评委“开房收钱”


“下午评委名单刚定,晚上一年一度的疯狂送钱活动就开始了。今年体育专业评委刘一兵教授为方便老师们送钱,在新天宾馆2408开了间房,并广而告之。”这是2012年5月4日,网友“马山寨主”所发的一条微博,还附了一张手机短信的截屏,内容为“今年体育专业评委为湖南警察学院刘一兵教授,湖南大学体育学院蒋教授……请准备3万到4万元,于今晚到新天宾馆2408房间找刘一兵教授,晚了就送不进去了。”


这条微博短短几个小时内被转发数 





的“笼子”，不要等老虎出来伤了人再亡羊补牢。，关老虎的“笼子”，必须特别牢固，方能让百兽之王的老虎乖乖地呆在里面。


强化监督是保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这里的信任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对人的信任，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另一层含义是对制度的信任，有了制度的制约就不会有出格的事情发生。其实，无论是出于对人或是制度的信任，都不能代替监督，更不能缺失监督。“笼子”是死的，而权力到了人的手里则是活的，不能因为有了笼子，或者认为笼子够牢固就放松或放弃监督。相反，要时刻盯紧“笼子”，不管它有多牢固，有多合身，都不能放松警惕，这样才能保证“笼子”里的权力乖乖地呆在里面，稍有异动便会及时被发现并制止。


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是一个管束作风的“笼子”，一些公款吃喝等特权被关在了“笼子”里，但决不能因为有了八项规定这个“笼子”就放松了监管。如果不加强监督，不建立长效机制，转变作风很有可能成为“一阵风”。让权力远离“笼子”制作过程。如何打造与所关权力既“合身”又牢固的“笼子”，让权力彻底驯服，永远呆在笼子里，是笼子制造者最先需要考虑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监督权力的权利自然应该属于人民。制造“笼子”就是要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因此，在“笼子”打造之初，就要让人民充分参与，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让被管理的权力远离“笼子”的制作过程，这样才能切实避免其在制作过程中做手脚，留有后手。权力来源于人民，也必须服务于人民，在制定各项制度时切勿唯领导马首是瞻，而应广泛征求广大群众意见，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来制定，这样出台的制度才有可能成为权力的牢笼，而不是权力手中的工具。





熊丙奇对此发表评论说，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往往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师资有限，人的精力和资源也有限，本来是搞教育的人都忙着去当官了，必然会对学校的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他认为，高校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乃是当前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在去行政化的路上，临沂大学已经走在了前面。2012年7月，在该校开展的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中，8名具有正高职称的在职处级干部辞去“官职”，当起了教授。相比几年前某大学“40名教授争当一名处长”的新闻带来的悲凉，这则报道让人看到了希望。临沂大学是一个新校名，其前身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师范院校。众211高校、985高校的校长们，其见识应该不会逊色于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但目前，公众还很少有机会能从他们口中听到以下振聋发聩的声音（更可贵的是，观点变成了行动）：“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重新回归‘学本位’，让专家、教授深入教学科研一线，学校才会大有希望”。“大学是最不需要官的地方，我们所有的干部都是为教授搬板凳的，行政是为教师、学生、教学科研服务的，而不是指挥教授搬板凳的。”








　　姜某原本是新化水泥厂的一名普通职工,通过张晓琪妻侄的关系认识了张晓琪。姜某想调到株洲工学院工作,不久,张晓琪便授意院人事处把姜某的名字提交院务会研究。会上,不少院领导认为姜某不适合在学院工作,但主意已决的张晓琪不顾大家反对,拍板同意将姜某调入学院。姜某调入不久,在张晓琪的“关照”下,很快解决了副处级、正处级待遇。当然,姜某少不了送给张晓琪“关照费”。第二年,张晓琪又以学校照顾夫妻的名义,将姜某的妻子调入株洲工学院工作。 


　　“书湘里”项目是株洲工学院的职工福利房。开发商谭某、邓某得知“书湘里”是株洲工学院的项目后,他们认为张晓琪是“能拍板”的人。为了笼络张晓琪,谭某可谓是“煞费苦心”:得知张晓琪住酒店,谭某便马上“送钱上门”；张晓琪过生日,谭某也慷慨送上厚厚的红包……不仅如此,谭某还对张晓琪的家人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谭某在香港尖沙咀给张的妻子和女儿每人一叠数额不小的“购物费用”；张母生病在北京检查,谭某又远赴北京为老人家送上“医药费”……2003年至2009年期间,张晓琪先后43次收受谭某所送的人民币47.4万元、港币169万元、美元1万元、黄金项链1条,收受邓某港币两万元。


    张晓琪的贪欲不断发酵,他又将株洲工学院的体育馆工程项目作为自己的“生财工具”。2000年至2006年,张晓琪利用职务之便为高某在体育馆工程以及贷款方面谋取利益,先后18次收受高某的人民币146万元、港币56万元。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属于高薪收入一族,张晓琪拿这么多钱都用来干什么?原来,张晓琪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从2001年到2008年,他受贿所得的253万元,先后分20多次输掉了233万元,其中输钱最多的一次高达40万元,最少的都有两万元。


斗智斗勇揭开案件谜底 


张晓琪案发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张晓琪涉嫌特大受贿案。通过对张晓琪工作环境和个人生活习性的判





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今年审计资金规模


也将迅速扩大，2012年审计金额已是2011年的3倍，审减工程造价突破30亿元大关，随着审计的深入，今年挤出的“水分”会更多，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跟踪审计会进一步加强，并且在审计中更加突出对招投标环节的监督。








科研领域警示教育案例








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让身边的群众感到“离不了”，13亿人的“梦之队”就能激发出磅礴力量，就能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不可摧的坚实基础。





4月17日，从省审计厅获悉，河南省今年将通过推行政府投资联网审计系统、开展专项行业审计等措施，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审计的覆盖面，逐步实现审计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全覆盖。


    据悉，仅2012年，全省投资审计共完成审计项目3323个，审计资金1995.32亿元，查处违纪违规资金146.35亿元，审减





工程价款33.33亿元，发现和移交案件线索161件，收缴财政4.28亿元，提出审计建议3294条。


2010年我省开始实施《河南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实施条例》，标志着政府全额投资的建设项目和政府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全面纳入了审计范围。


    省审计厅有关负责人分析，随着实际





敲门,家人不堪其扰,连觉都睡不安稳。有了经验教训,第二年继续担任评审专家的刘一兵索性外出开房。


　　“本来是想躲避这些送钱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找上门的。”刘一兵辩称。


为何会收钱?难道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面对法官的质问,刘一兵说,他并不想收钱,实在是身不由己。“来送钱的很多都是朋友或者老师介绍的,不收人家不踏实,也不肯走,碍于面子只得收下。那些没评上却送了钱的人,我都将钱退还了。”


一审宣判


被判有期徒刑12年


“我认罪,但金额没有这么多。”法庭上,刘一兵对检察机关的指控表示认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一兵在担任两届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委期间,共收受38名教师所送的财物24万余元。最后,刘一兵因犯受贿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没收财产10万元。


因认为法院量刑过重,刘一兵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此案进行立案。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他壮志勃发去登临时的感慨与豪言。这种壮阔的心志，只产生于登临之时。登临的妙处，也在于斯。


　　同样，诗人王维也喜好登临。所不同的是，他从低处仰高，也能发现美感和诗意。“松路向精舍，花龛归老僧。闲云移锡杖，落日低金绳。入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灯。”对一般人来说，夜晚的庐山群峰，不过是黑黢黢的一片苍茫罢了。而他，不但目测到群峰的高度，更惊喜地看到了“千峰明一灯”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经他的手一描摹，千峰立马就有了魂。所以，没登临却胜似登临了。


登临者的另一种心态是：为征服、为逞能。这类人，对父山母水没有丝毫的敬畏感。对他们而言，山就是山，只是高于地面的石堆而已。登高望远，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智性意义。


这些年“山高人为峰”这样一个企业广告词频频出现，让人匪夷所思。他们把艺术家用来衬托艺术境界的一个虚词借为己用，安错了地方。目的无非是想说，自己和自己所经营的产业，比山还要雄伟挺拔，是天下唯一。其幼稚和狂态，让人啼笑皆非。而在我们周围，还更有甚者，他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令人生厌。这类人也是登临者，但他们不懂得何为登临、











喜欢登临，是人的自然属性。登高者，望远也。人有望远的愿望，是美好健康的心灵追求。登临使人眼界开阔，心胸畅达。登临，也是一种自我陶冶自我塑造的过程。


　　登临者，无非两种心态：一是，心怀敬畏去登临。目的在于，借助大山的巍峨，去弥补自己的渺小。就像幼儿爬上父亲的背，去认知世相一样。也有利于打造自己的雄心壮志，克服人生路上的怯懦与坎坷。


诗仙李白，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执著的登临者。他不但爱登临，更善登临。他不是为登临而登临，而是心怀人生抱负，为游目骋怀而登临。他兴致高时去登临，心囿愁绪时也要去登临。“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他在人生抱负无法施展时，毅然离开皇都长安，云游四方。到了武功山太白峰，连夜登临。为的是借助上天求索的想象，来为眼前的困境寻找出路。他相信，太白金星老人家会和他对话，会为他打开沉重的天门。一生崇仰大山大水，性格狂放的他，在大自然的磅礴面前从来都是敬畏有加的。


他明白，人的高度在于心灵，而非所在的位置。








�





心无敬畏非登临





的资产，是靠大楼还是大师？这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还真成了问题。


中山大学可能不需要像昆明的那所高校一样，以豪华酒店撑门面。它的高招是，打造超级富豪俱乐部，向社会传递自己很牛的信号。当它与“超级富豪”、“50亿身家”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时，这所岭南名校的身价在某些人看来，也随之暴涨。该校管理学院一位副院长曾对媒体表示：将于11月底开设“后EMBA”教育，要求报名者是50亿以上身家的企业掌门人。有人很好奇：中大能教给这些人什么呢——如何管理企业？如何挣钱？如何恪守企业家精神？


有人批评中山大学此举是典型的“媚富”行为，但也有人更愿意善意地揣测：该校此举也许是“杀富济贫”，是独辟蹊径筹集办学经费，是为了更好地把身家只有500元、5000元的学生培养成身价50亿元的企业家。据了解，目前国内有64家高校、机





“做官”与“挣钱”继续让大学纠结








中国高校以“规模第一”雄踞世界东方，不过，若要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口碑与声望，它首先需要冲破两道枷锁：金钱与行政化。梳理2012年引发媒体关注的高校新闻，我们会发现，民众始终在操心一个话题：高校是更有兴趣办学还是更有兴趣做官、挣钱？


 2012年年初，昆明理工大学因其校内一座拔地而起的酒店声名鹊起。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这家按五星级标准建设的酒店是该校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必备的配套设施。但作为主体部分的学术交流中心尚在建设之中，酒店已提前竣工并开门迎客了。如以事情的缓急论主次，这可说明酒店比学术交流更重要、更迫切需要。果然如此！根据该校宣传部工作人员的说法，此酒店非同一般之处还在于，它除了供人吃喝拉撒睡之外，还承担着“为国争光”的使命。他是这样对记者解释的：酒店主





要用于接待来校交流、访问的外国政府要员，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一部分长期入住的外国留学生。“人家来访问，搞学术交流，自己搞得那么寒酸，难免丢中国人的脸。”这位老师无法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该校许多学生还拥挤在八人一间的老式宿舍里，一层楼的同学只能共用一间水房、厕所。有同学在网上发问：“看看学生宿舍都破成什么样了，这你咋不觉得寒碜呢？”


    面对昆明理工大学的豪华酒店，总有人想起，曾经在这座城市生长过的西南联合大学，于是感叹今不如昔。靠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是暴发户似的想法。即便地位尊贵如北大，有时也不能免俗。它当年破土兴建豪华的北大博雅酒店，也挨了不少网友的骂。大学到底要靠什么才能让国人觉得脸上有光，是靠有形的建筑还是无形





河南审计全覆盖 一年挤出33亿元“掺水”工程款














湖南一教授开房收钱帮人评职称 一审被判12年





千次,引发网络讨论热潮。网友纷纷感叹, “职称的评定,不再是学术成就高低的反映,而取决于人民币的厚度。”一名当晚曾给刘一兵送钱的教师向记者透露,当晚他拿着钱前去找刘一兵,才走到4楼,就看到了很多人在等着进门。当他向人群走近时,同行还对他作出了善意的提醒,“他们让我别插队,说找刘主任要一个一个来,一起进去不好说话。”事发后,面对媒体采访,刘一兵坚决否认收取红包一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去宾馆探望朋友,凑巧突然来了很多来送礼的教师。”


　　【庭审】


　　“收钱实在是身不由己”


　　2012年5月5日,刘一兵的评审专家资格被终止;5月24日,刘一兵因涉嫌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1月19日,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我是怕家人被打扰,于是在外面开房躲避这些来拜访的人。”法庭上,刘一兵交待,2011年担任评审专家时,来他家打招呼的老师就很多,有时凌晨一两点都会有人来





定，检察官们“锁定”了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张晓琪所在单位有工程业务往来的谭某；一个是对张晓琪在经济上“管得严”的妻子王某。 


　　谭某被抓获后,他只字不提与张晓琪的关系,认为只要自己不开口就会不了了之。办案人员充分运用侦查谋略故布疑阵,在权衡利益得失后,谭某终于开始交代他为了争取株洲工学院的工程,先后44次向张晓琪及家人行贿47.4万元人民币、港币174万元、美元1万元的事实。 


另一个“关键人物”王某归案后,深知其口供与其夫命运休戚相关,在接受讯问期


间一言不发。办案人员通过做王某的思想工作,让她转变了认识,交代了丈夫受贿的事实。


    当湘潭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向张晓琪出示法律文书时,他还犹如置身梦中。他辩驳自己只是收“朋友”的一点“意思”,就是“人情往来”,并未用公款赌博,不是犯罪。 


　　面对办案人员,张晓琪始终沉默不语。恰巧办案人员中有一名侦查员曾就读于张晓琪担任校长助理的湘潭大学。于是,检察官们从“师生关系”角度入手,逐渐让张晓琪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抛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此时的张晓琪还认为自己的错误在于赌博。当办案人员问及那些数目不菲的赌资来源时,难以自圆其说的张晓琪百口莫辩,终于低下了头。 


　　■ 沉思录 


　　在张晓琪多次为他人牟取利益并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细节——对于张晓琪想办的事,尽管学校院务会不同意,但他个人最终仍然“拍板”。这种“魄力”看似是张晓琪个人独断专行,实际上是学校内部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失衡,院务会成了“一言堂”。遏制腐败,不得不提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权力监督。而最为关键的是,在构建起监督体系后,如何将监督落到实处。








何为高。人的一生中，时时处处都在登临。


　　山者，人民大众也。任何个人都不过是山上的一棵小草。今天你站得高，是因为百姓把你抬举得高。对此，假如没有敬畏和感恩之情，就是一种失魂失重的表现，离“一落千丈”就不会太远了。


　　登临不易，居高更不易。


记得初次登临黄山，用了整整8个小时。当时听说，要登三万九千级台阶才能到顶时，竟出了一身的冷汗。好在年轻，硬是咬牙坚持登顶为止，虽然汗流浃背，浑身的骨骼都好似散了架。


路边有警示牌赫然在目：“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可见登临的艰难和风险，非专心不可。的确，一不小心，一步踩错，就可能跌落深谷、粉身碎骨。但登临的美妙也在于此。


你从任何一个台阶望将过去，都是一处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放过哪一处，都是终生的遗憾。登临，给人的启迪和警示是难以估量的。


心无敬畏非登临。非登临，就是等于没登临。哲圣老子，登得终南山金壶峰，读到了“道”这部鸿篇巨制，并发现了它的苍茫与深邃。因为他的登临，是怀有敬畏与虔诚的求索。


我们是后来者，也都在登临。只是，能否寻求到登临的真谛所在？那就要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





1.北京某高校肖某冒领劳务费案


    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介绍，2007年5月，北京某高校教师肖某拿到了一家部级单位的翻译研究项目，并担任该项目负责人，项目经费15万元。2008年4月，肖某从所在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拿到28名学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后，从2008年5月至12月以这28名学生的名义分7次领取劳务费共计82400元。而事实上，根据下达项目的这家部级单位对项目经费使用的规定，项目的劳务费只能支付给课题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聘用人员，而作为学校教师，肖某无权领取劳务费。因他人举报，肖某冒领劳务费案发。海淀区检察院于2011年7月对肖某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目前，肖某案已移送审查起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办案人员介绍，肖某申报立项时，为了提取劳务费的便利，将项目申请为横向项目。后来，肖某从同事那里得知，如果他的这个项目按纵向项目立项，学校提供的科研编制奖励能多出1万多元，肖某于是找到科技处，将项目改为纵向项目。肖某在项目立项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学校对科研项目的监管可见一斑。


2.北京某高校徐某、谢某贪污案


徐某，男，原北京某大学化学学院高级实验师


谢某，男，原北京某大学化学学院玻璃实验室技师。


徐某利用管理化学学院仪器开发经费的职务便利，以外出考察、对外学术交流等虚假名义，多次伙同谢某或其独自使用公款报销个人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30104.53元，涉嫌贪污罪。


2004年7月，化学学院物理化学实验室组织教师前往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六所高校考察。徐某为方便自己个人旅游，提前独自前往湖北省十堰市游玩，后与其他教师汇合继续参与正式考察活动。考察结束后，徐某再次独自前往浙江省温州市、安徽省九华山等地旅游观光。回京后，徐某以调研等名义。使用其负责管理的化学学院仪器开发经费，将正式考察活动以外的个人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2032.90元予以报销。


2006年7月，徐某以陪外宾参观考察的名义，伙同谢某前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芝地区、日喀则地区以及四川省成都市等地旅游，后谢某从其负责管理的化学学院仪器制作经费中，分两次转款38870元至徐某负责管理的化学学院仪器开发经费中，随后两人将上述旅游费用共计人民币9073元在








9年时间里，赵某贪污了97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


是科研经费，涉案达106笔之多。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其处心积虑所贪污款项也被悉数发还原单位，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4.北京某科学院王某、罗某挪用公款案


    王某，男，1946年3月3日出生，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原某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罗某，男，1973年3月7日出生，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原某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某利用担任某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铝粉课题组组长的职务便利，与担任该课题组研究员的罗某共谋后，于2003年12月，由罗某从其保管的课题组销售锡铝粉所得的50万元人民币，用于注册成立一个科技有限公司，由罗某和余某（王某之妻）担任该公司的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并将此部分资金用于该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王某、罗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挪用公款罪。2006年6月14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王某、罗某二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5.北京某科学院顾某课题组私分国有资产案


    顾某、郭某、李某、林某均系某科学院林业研究所林木种质资源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顾某系该研究室主任，项目负责人。顾某课题组从2001年开始项目经费由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财政部联合下拨，林业研究所对课题经费进行统一管理。


2005年财政部下发《中央部门财政拨款节余资金管理办法》，对项目支出节余进行统一管理，并规定专项拨款的经费如果当年有节余，必须上交资金的发放单位。而在“管理办法”颁布前，课题经费的节余都是放在课题组长手里滚动使用。


为使节余课题经费不被收回，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间，顾某等四人十余次采取与相关协作单位签订虚假“子课题协议”的手段，将节余的课题经费先拨付给子课题承担单位，再从相关单位变现后返回，共获返款人民币818477.58元，其中少部分用于课题组的公务支出，大部分被四名被告人私分，私分金额共计人民币575857元。上述四人违反国家规定，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2010年5月17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顾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罚金人民币1万元；李某犯私分国有财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8千元；林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8千元；郭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5千元。








如何打造制度的“笼子”











